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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头去看，只见一男一女站

在院中。男人疏瘦，反穿着一件羊

皮褂子，眉头深锁。女人稍显富态，

穿一件白氆氇袍子，盘绕在头上的

发辫有些松散，微笑里透露出些许

疲惫。我发现，她的面容与我母亲

是那么相像，正当我想细看时，院

中的天光倏然暗淡了下去。我朝楼

口唤了一声：“阿妈——”声音里的

慌乱，马上惊动了锅庄屋里的母

亲。她快步走到楼口，欣喜又惊奇

的表情在脸上变化，她朝我身后喊

道：“思妲。”

此时，院中的两个人已经站在

了门口，女人朝着楼口答应，锅庄

屋里的白炽灯照亮了她的眼睛，有

两点晶莹的光在闪动。母亲又看了

看她身边的男人，喊了一声：“吉

牧。”母亲的唤声有轻有重，仿佛他

们一个是白天一个是晚上。很快

地，母亲让出楼口请他们上楼去，

我也抱着柴让到边上。名字叫思妲

的女人，一敛裙袍，踩着沉实的脚

步上楼去了，掠起的风，吹偏了我

额上的刘海儿。随在她身后的吉

牧，停在我面前，伸出瘦削的手来

梳理好我的刘海儿，又从我手中接

过松柴，无声地上了楼。

我感到了轻松，身体像长出了

许多手足，我学着一只爬虫的样

子，慢慢地爬上楼梯，只露出头在

楼口上仔细地察看火塘边的动静。

母亲并没有请两位客人落座火塘

正上方的庄重位置，他们双双坐在

靠壁橱的侧座上。火塘上的茶壶里

熬煮着奶茶，边沿煨烤着五六只麦

饼。再看看母亲系在腰上的黑围

裙，干净到没有沾染一点埃尘，我

猜想，她定然又受了梦的启示，事

先知道今天家中要添客人。平日

里，母亲系的那条黑围裙像一面旧

画布，绘在上面的画每天都不同：

有时是带着指纹的糌粑面和玉米

粉，有时是几片青黄的豆角叶子。

母亲往两只大木碗里盛茶，又

取出麦饼三吹三打后递给两位客

人。思妲掰开麦饼，热气顿时升起，

她像闻到了一场秋天似的，脸上随

之舒张开丰足的表情。母亲朝我隐

秘地招手，我就从壁橱里取出装酥

油的竹篼子，打开来，用竹片子切

下一块酥油，放进思妲的茶碗里，

酥油沉到碗底，金色的油面子在碗

口融化。我又切下一块酥油，放进

吉牧的茶碗里，他用双手捧起碗口

表达谢意。

思妲放下麦饼，端起茶碗，用

很轻的力量吹开茶面子，深深地喝

下一口茶水。茶碗挡住了她那双看

不出心意的大眼睛，还有高挺的鹰

钩鼻，绛红毛绳编成的辫子盘绕着

头顶的黑头帕，加重了她的肃穆。

思妲放下碗，见我正从母亲的

臂弯下凝望她，用心进食的神色立

即就温和了。她噘起嘴，发出羊绒

一样柔软的声音来呼唤我，同时朝

我打开双臂。我被眼前这突然发生

的温暖力量吸附了一样，从母亲臂

弯下起身，一步奔向思妲的怀抱。

思妲用那噘起的嘴唇在我额头上

深深地印下去时，我听到刘海儿发

出了“嘶嘶”的摩擦声，像也体会到

那亲切带来的无法遏止的愉快。思

妲一手抱着我，一手伸进胸前的对

襟里摸索着，随即，她取出了一方

折叠起来的花手帕，在我眼前打

开，露出了几块银圆来，不细看还

以为是窗外照进来的一小片月光。

思妲打开我的手掌，捡起两块银圆

放进我的手心里，它的分量使我的

手往下沉了沉。她托起我的手说：

“丫头拿它打两副银耳环戴。”我握

紧那银圆，把头靠在思妲胸前，这

是我收到过的最贵重的礼物了，我

觉得自己应该这样亲昵地表达谢

意。思妲的温热气息从氆氇袍子里

散发出来，那么像一头陌生又暖和

的白兽。

坐在她身旁的吉牧朝我一绽

微笑，表达他同思妲的心意一样。

我的头依偎在思妲胸前，听到

她内里隐约响着遥远的呼哨声，那

声音随着她的呼吸升起又落下，又

一次升起时，没有落下。思妲陡然咳

嗽了起来，很猛烈，像那呼哨唤来了

一场雷声。咳到最

后，她用手掩住

口，也挡不住带有

贝母草味的呼吸

冲击着我的头顶，

一阵又一阵灼烫。

我从思妲怀中起

身，握紧拳头去拍

打她的后背，只三

下，咳嗽就停止下

来了。她的脸因为

咳嗽而涨红了，眼

睛也布上了红血

丝且噙满泪水，像

她的眼睛害病了

一样。她对我微扬

起嘴角，惭愧之意

却已轻轻掠过眉

头，她的眼泪就快

溢出来了。我看见

自己在那双眼睛

里模糊不清，不再

是我了，泪水一落

下，我就会在那眼

中断绝了。一时

间，我分不清那是

思妲的泪眼还是

母亲的泪眼，我的

心因为疼痛而紧

缩起来。思妲看出

了我内心的混乱，

她一把拾起围裙，

快速地揩擦起那

双眼睛，我又重新

在她眼里明亮生

动起来了。

我转身回到

了母亲身旁，把

脸藏在她宽大的

袖子后方。我低

下头，几乎想要发出一声哽咽来缓

解心痛时，紧握的手指缝里散发出

了幽微的光，是那两块银圆。我借

着火光细看，一面印着龙纹图案，

另一面是四个方方正正的大字。我

细致地抚摸龙头、龙爪、龙须，正当

我要将手指送到龙口的时候，火塘

边响起了思妲微颤的声音：“我把

丫头吓到了。”

母亲不言语，起身为思妲和吉

牧续茶，再坐回时，她拾起崭新的围

裙出乎意料地掩面抽咽了起来。吉

牧见到这举动，他原本就有些暗黄

的面容更加深沉了下去，像一棵树

在快速枯萎。母亲取下围裙时情绪

已逐渐平静，她大而温和的眼睛看

着火光，松柴上蓝幽幽的火苗在为

她跳弦舞。母亲拿起火钩敲下松柴

上的木炭，火苗就更加旺盛了。火光

重新照亮了屋子，照亮了思妲和吉

牧。吉牧看着母亲，揉搓着自己的双

手，并发出低哑的声音来回应她无

声的疑问：“早些年那次坐月子，她

一夜一夜地站在窗口望月亮，望娘

家七日村的方向。背心受凉了，就得

了这咳嗽病。年年香椿发芽的时候，

她的咳嗽就会加重。我想，今年再不

能拖了，趁着香椿树还没有发芽，就

带她来镇上医治……”

思妲又嗽了一声，吉牧的话在

这时停了下来。思妲对吉牧说了一

句他家乡的普米藏语，那语气委婉

而克制，可那句话一说出，就使她

和吉牧都像站在了飕飕的冷风里。

吉牧不再说话，我们与他一道沉

默。我把头靠在母亲的膝上，枕着

她的新围裙，手里握着焐热的银

圆。我想象着自己戴着一副银耳

环，经过傍晚的村道，遇见的人会

以为有一弯细细的月牙伴随着我，

他们会微笑或朝我点头。我透过跳

跃的火光去看思妲和吉牧，他们在

火光中颤动，在融化……

我慢慢合上眼，就来到了一片

静谧的古茶林，树荫十分洁净。我

摘下一片茶叶噙在口中，在暮色中

大步朝着半山上的一户人家走去。

在一间普米锅庄门口，我看到木窗

前站着一个年轻女人，月光照着她

的背影轮廓，仿

佛她是透明的且

发着微光。她在

忧伤地低声哼唱

一首童谣，使我

听着听着就落下

了眼泪。我想替

那首童谣喊她一

声阿妈，我的声

音就已经脱口而

出了。女人似听

到了呼唤，蓦地

转头来看，一双

清澈明亮的眼眸

在虚空中逐渐黯

然。我一声不响

地钻进了女人身

后 的 氆 氇 毯 子

里，我没有闻到

奶香气，那童谣

的节奏轻拍着我

进 入 了 睡 梦 里

……

一个东西打

落在我身上，我

从梦里醒来，一

个干松果从我身

上 滚 落 到 火 塘

边。半开的木窗

照进来明亮的日

光，火塘里盛满

了雪白的炭灰。

我拾起干松果，

掰 开 一 瓣 木 鳞

片，里面嵌着一

对松子。我取出

松子，丢进口里

咔嚓一声咬出松

子仁吃起来，满

口是绵密的清甜

味，梦中的歌声早已模糊不清了。

“喜惹——”

听到唤声，我飞奔向楼口，一

个女孩的半截影子落在门口上。我

飞速下楼，声音像滚落了几只嫩玉

米棒子，这声音眼看就要砸到那半

截影子时，影子很快地退后了几

步。我一步跳出门，见满秀乖巧地

站在院中。她穿戴整齐，一双手揣

在一条新棉裤的裤兜里。我看见她

的手在裤兜里动了动，她便不再隐

藏，从裤兜里取出两只雕刻了小孔

的杏核展露在我眼前。站在村口平

石板上，我们嘴对住杏核的小孔吹

奏起来，黑岩子上慢慢移动的羊群

停止下来，朝着平石板张望，有两

只发出了鸟叫般的回应。正当我们

沉浸在这和音里时，身后突然响起

一阵洪亮粗犷的声音：

“再吹，大风就要来了。”

没有听清什么就要来了，但我

们切实觉得有什么就快逼近了。我

们握紧杏核，径直朝磨房沟奔去，

一路伴着叮叮当当的音乐。我把手

伸进衣兜里，手就触到了一块冰凉

的东西，取出来，是两块大银圆。满

秀看见银圆立时睁大了双眼，不敢

相信我这么轻易就拿出了她阿爷

在颈脖上挂了一辈子的珍宝。满秀

伸出指头抚摸着我手中的银圆，探

究着上面的图案，正当她想把手指

伸向龙口的时候，我的喉咙发出了

一声凶猛的吼叫，满秀以为是龙

啸，惊叫着跑过了木板桥。跑过了

磨房沟，跑过了粮店坝子，我们在

卫生院门外的一座长椅上歇息，晃

动着脚，发出一串嬉笑。我们就这

么意外地来到了小镇上，还没有来

得及梳洗打扮自己。我扭头看到卫

生院外面有个小水池，准备去洗把

脸。刚起身，见吉牧提着一只茶壶

从卫生院门口走了出来，他走到水

池前，拧开水龙头，自来水白花花

地流淌出来。水壶满了，水溢出来

溅湿了他的皮靴子，他才拧紧水龙

头转身走进了卫生院门口。

我小心地走向卫生院，踮脚去

探门边的玻璃窗户，见几张木床上

躺着几个病人，有的在沉睡，有的

在巴巴地望着挂在床头的输液瓶。

我又朝第二个窗口走，刚踮脚就看

见靠墙的一张床上，思妲斜靠着，

吉牧正用湿毛巾为她擦手。阳光刻

画着思妲的脸庞，五官有棱有角，

尤显出她的严峻来，仿佛病榻是为

她准备的宝座一样。

这时，一个医生走进来准备为

思妲输液，思妲很快把手藏进胸前

的对襟里，并微微闭上了眼睛。吉

牧觉得这样的举动冒犯了医生，忙

把思妲的手从对襟里取出来好让

医生为她注射，却见思妲手中攥着

那方手帕。吉牧知道了她的意图，

打开手帕，取出一块银圆准备不声

响地塞进医生的手里，医生见状触

电一般把手缩了回去，吉牧就握着

银圆站在医生近旁。医生脸上的表

情慢慢复苏，他耐心地牵过思妲的

手，在那厚实的手背上轻拍几下，

开始细细地寻找皮肤下的血管，手

中的针头就穿入了她皮肤下的血

管里。医生转身离开病房，吉牧赶

忙追随了出去。思妲独自留在病房

里，用没有输液的那只手背去揩眼

睛，手背并没有湿痕。满秀也踮着

脚跟我一起看病房里面的动静，还

没有看清，我们的气息就模糊了眼

前的一小片窗玻璃。

我把手伸进裤兜里，握着银圆

离开了那扇窗户。我朝着小镇的银

匠铺走，满秀紧跟着我，脚步比平

日里轻快了许多。系皮围裙的老银

匠坐在门槛上喝茶，阳光照着他水

杯里的浓茶，映射出一个圆形的光

影在他额头上晃动。我径直走向柜

台前，去看已经打造好的银器和铜

器。我一一细看，像深谙其中的奥

妙。银匠也放下水杯，走到柜台前

与我一起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看

完所有的器物，我把手中的两块银

圆放在柜台上说：“请给我打两副

银耳环。”银圆落在柜台玻璃上，发

出有别于其他金属器物的清亮声

音，它轻盈，雅致，高贵。我指了指

摆放在柜台里一副形似月牙的耳

环说：“打这样一副。”又指了指一

朵梅花瓣的耳环说：“再打这样一

副。”满秀的眼光追随着我的手指

头。银匠拿起了银圆，眼神始终保

持着不可思议。等他拿出放大镜细

看的时候，一只手一把从放大镜下

取走了两块银圆。我仰头看，是母

亲。银匠几乎没有回过神来，放大

镜还照着他的掌纹。

母亲对银匠说：“丫头不懂事，

莫要当真啊。”说完，她牵住我的

手，连拖带拽离开了银匠铺。我的

耳边尽是母亲疾走时摆动裙袍边

子发出的声音，像大风吹开了一片

又一片曼陀罗花朵一样。

几天后的傍晚，我和满秀在平

石板边上玩耍，看到磨房沟经过了

两个人影，走进了一片松柏树下。不

一会儿，他们躬身从树下走了出来，

朝着安静观望的人们点头打招呼。

我早就认出是思妲和吉牧，但他们

没有从众小孩中一眼认出我，我就

用其他孩子那样陌生的眼光目送他

们离开的背影：男人微微躬身，手扶

在女人的腕上，步态轻松明快地走

进了夜色里，有几颗星子在村子上

空一闪一闪地为他们发亮。

人们沉浸在这幽静的景象里，

直到平石板上有一位老人犹犹豫

豫地喊出了一声：“思妲小姐。”孩

子们把这一声当作了一场游戏开

始的指令，你追我赶地玩闹起来。

那位老人就在这聒噪声中隐约说

起一件往事：从前，七日村庄有一

户姓夏楚的大户人家，家中有一个

满月样好看出众的女儿。每年小镇

上举办庙会，十里八乡的人赶来只

为能看上她一眼。那年庙会，恰巧

瓦斯土司的通司带着采买茶叶的

马队走小路经过小镇，通司一眼看

上了她，凭着能言会道的本事留下

来当了上门女婿。婚后，他们生下

了一对女儿，大的叫仁赤，小的叫

思妲。可惜，自古美人命不长……

村子上空传来一声又一声歌

唱般的呼唤时，孩子们逐个离开了

平石板。我没有

听到属于我

的 呼 唤 ，

但 还 是

朝着家

的方向

大 声

答应，

一 刻

也 没

有 停

留 地

穿 过 层

层细风朝

家奔去。

思 妲 和

吉牧回到了火塘

边，依旧坐在靠壁橱

的位置上。母亲在为他们准备

晚餐，屋子里逸散着牛骨粥的香

气。思妲并不端碗，她在跟母亲轻

言细语：“阿妈就是在这个季节离

开我们的，那晚的月光比从前任何

时候都要盈满，它照着阿妈的脸，

像她做着美好的梦一样。她的手冰

凉，我就把她的手放进了我的怀

里。可是，那晚家中做着一场很大

的法事，念经声、法铃声无限地催

着我入梦。等我醒来，阿妈不见了，

我就每天去坐在村口的平石板上，

等阿妈回来，直到我远嫁到仙林岗

村，都在等待有一天阿妈会悄默地

出现在我面前……”

母亲抬头看了看窗外的月光，

陷入短暂的回想，开口说：“那年，

酸梅子花和藏杏花早早就开了，野

雀是在花落的时候才开始鸣叫的。

我一直在想，花开的时候，它们到

底去哪儿了？”

思妲开始徐徐地吃粥，不发出

一声咳嗽。我去为他们添粥，我从

他们身上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觉

得这是安稳的气息。不咳嗽的思妲

因为安静而显贵不俗了。看到我看

她，她从胸前的对襟里取出花手

帕，抖了抖上面的折痕，去拭嘴角。

接着，她开始折叠那条手帕，把月

光细细地折进了手帕，揣回到胸前

的对襟里。我觉得，她是想把七日

村的月光带回仙林岗去。继而，她

用月光般的声音对我说：“我在梦

里见过你。如果你阿妈允许，这趟

我想把你领回去了。”她说出这句

话的时候，我就记起了梦里那个唱

童谣的女子，还有铺展在她身后那

没有奶娃香气的被窝。母亲没有回

应，她低头看我，眼光轻柔又爱惜

地抚摸了一下我的一对薄薄耳垂。

吉牧对我露出一个神秘的微

笑后，认真地对我说：“我们的家在

一座种满茶树的高山上，我有很大

一群羊子。我要挑选一只最乖的羊

子送给你，作为初次见到你的礼

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思

妲一眼，羊群像是他自己的银圆。

我并没有特别想得到，但我的想象

就已经为它戴上了一对小铜铃，它

驮着我的书包送我上下学……我

欢喜地藏进母亲宽大的袖子后面，

不出声地笑了。

又一年春天到来，山坳里的酸

梅树和藏杏全部盛开的时候，站在

平石板上都能闻到若有若无的清

苦香气，那么像远方捎来的消息。

我看到从小镇上空飘来一片白云，

扯下平石板边上的一把青草遮挡

在额上眺望。与我一起眺望的满秀

问：“你是在等一片云吗？”

我没有告诉她，我是在等很乖

的一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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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底楼昏暗的柴

房抱出第三捆松柴，转身

上木楼梯时，恍惚听到院

子里有人在唤我的名字，

声音像一只走失的岩羊

子在呼唤雾霭中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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